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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漢
圭
先
生
來
中
國
已
經
三
百
餘
次
，
走
遍
中
國
各
地
，
我
結
識
的
韓
國
朋

友
雖
然
很
多
，
但
像
他
這
樣
的
也
十
分
罕
見
。

我
是
十
七
年
前
與
金
漢
圭
相
識
的
。
那
是
一
九
九
三
年
年
初
，
我
赴
韓
國
履

新
不
久
，
第
一
次
去
大
邱
參
加
一
個
畫
展
的
開
幕
式
。
活
動
結
束
後
，
一
位
韓
國

朋
友
問
我
，
願
不
願
意
結
識
一
位
新
朋
友
，
我
毫
不
猶
疑
地
回
答
當
然
願
意
。
因

為
那
時
我
剛
到
韓
國
，
各
方
面
的
情
況
了
解
十
分
有
限
，
希
望
結
識
盡
可
能
多
的

韓
國
朋
友
，
從
他
們
那
裡
得
到
幫
助
。
就
這
樣
，
一
個
偶
然
的
機
會
，
我
與
金
漢

圭
相
識
。

雖
是
初
次
見
面
，
但
他
給
我
的
印
象
卻
很
深
。
他
中
等
身
材
，
敦
實
健
壯
，

儀
表
端
莊
，
談
吐
幹
練
，
待
人
誠
懇
熱
情
。
他
當
時
是
國
會
議
員
，
在
大
邱
地
區

人
氣
很
旺
，
在
國
會
中
也
有
相
當
影
響
。
在
簡
短
的
交
談
中
，
他
讚
賞
中
韓
建
交

開
闢
了
兩
國
關
係
新
的
一
頁
，
表
示
他
願
意
為
中
韓
關
係
的
發
展
盡
自
己
的
一
份

力
量
。
他
對
中
國
的
赤
誠
熱
情
，
使
我
至
今
難
忘
。

這
次
相
識
之
後
，
我
與
金
漢
圭
的
交
往
逐
漸
多
起
來
。
一
九
九
三
年
六
月
，

中
國
全
國
人
大
副
委
員
長
田
紀
雲
訪
問
韓
國
，
是
中
韓
建
交
後
最
早
訪
問
韓
國
的

高
層
代
表
團
，
在
擴
大
兩
國
和
議
會
交
往
方
面
具
有
重
要
意
義
。
但
這
次
訪
問
決

定
較
晚
，
使
館
得
知
時
距
訪
問
只
剩
下
一
個
星
期
，
而
且
代
表
團
身
份
很
高
，
日

程
安
排
較
為
複
雜
，
想
到
這
些
，
我
不
免
有
些
擔
心
。
但
是
金
漢
圭
熱
情
極
高
，

表
示
一
切
由
他
安
排
。
為
了
爭
取
時
間
，
他
連
夜
找
到
使
館
來
，

與
我
商
量
具
體
日
程
。
他
辦
事
很
快
，
效
率
很
高
，
僅
用
三
天
時

間
，
就
把
包
括
金
泳
三
總
統
會
見
在
內
的
各
項
日
程
安
排
妥
當
。

訪
問
期
間
，
他
全
程
陪
同
，
事
無
鉅
細
，
親
自
過
問
安
排
。
那
次

訪
問
取
得
成
功
，
固
然
基
於
韓
國
政
府
與
韓
國
議
會
對
中
韓
關
係

的
高
度
重
視
，
但
也
是
與
金
漢
圭
的
日
夜
操
勞
分
不
開
的
。
那
之

後
，
在
金
漢
圭
的
積
極
推
動
下
，
韓
國
國
會
議
長
黃
珞
周
訪
問
了

中
國
，
中
韓
議
會
之
間
的
交
往
從
此
正
式
展
開
。
在
金
泳
三
總
統

任
期
內
，
金
漢
圭
擔
任
了
重
要
的
職
務
，
但
他
與
我
仍
然
經
常
見

面
。
金
泳
三
總
統
兼
任
民
主
自
由
黨
總
裁
，
金
漢
圭
出
任
總
裁
秘

書
室
長
，
金
泳
三
的
生
活
、
起
居
、
日
程
等

，
都
由
他
負
責
安
排
。
金
泳
三
有
晨
跑
的
習

慣
，
經
常
通
過
電
視
可
以
看
到
，
跑
步
時
金

漢
圭
陪
在
總
統
身
邊
。
那
之
後
，
金
漢
圭
進

入
政
府
工
作
，
擔
任
總
務
處
長
官
，
肩
負
的

擔
子
也
很
繁
重
。
金
漢
圭
公
務
繁
忙
，
但
他

仍
不
遺
餘
力
地
為
發
展
中
韓
關
係
而
傾
注
心

血
。
他
不
僅
訪
問
了
中
國
許
多
省
市
，
與
那

裡
的
領
導
人
結
下
深
情
，
而
且
還
邀
請
了
很
多
中
國
高
層
人
士
訪

問
韓
國
，
親
自
負
責
安
排
接
待
。
我
在
韓
國
任
職
期
間
，
得
到
他

的
大
力
幫
助
不
勝
枚
舉
，
我
們
兩
個
家
庭
之
間
也
結
下
了
深
深
的

情
緣
，
直
至
一
九
九
八
年
我
離
任
回
國
。
一
九
九
九
年
金
漢
圭
退

出
了
政
界
，
但
他
為
加
強
與
中
國
的
友
好
關
係
的
熱
情
絲
毫
沒
有

減
少
，
他
於
二
○
○
○
年
開
闢
民
間
渠
道
，
出
面
組
成
韓
國
二
十

一
世
紀
韓
中
交
流
協
會
，
自
任
會
長
，
並
聘
請
前
國
務
總
理
、
前

國
會
議
長
和
前
政
府
高
官
等
重
要
人
士
為
會
員
，
大
力
開
展
與
中

國
的
交
流
活
動
。
韓
國
二
十
一
世
紀
韓
中
交
流
協
會
與
中
國
人
民

外
交
學
會
於
二
○
○
一
年
建
立
友
好
關
係
，
雙
方
商
定
輪
流
在
各

自
國
家
舉
辦
《
中
韓
名
人
論
壇
》
，
截
至
二
○
○
九
年
已
舉
行
了

九
次
，
每
次
都
取
得
圓
滿
成
功
。
在
此
期
間
，
金
漢
圭
作
為
交
流
協
會
會
長
，
得

到
了
胡
錦
濤
、
江
澤
民
、
吳
邦
國
、
溫
家
寶
等
中
國
領
導
人
的
接
見
。
我
多
次
參

加
了
《
中
韓
名
人
論
壇
》
，
或
在
北
京
或
在
首
爾
，
幾
乎
每
年
與
他
見
面
，
我
們

之
間
的
交
往
始
終
沒
有
中
斷
。
金
漢
圭
最
早
來
中
國
是
一
九
九
○
年
，
當
時
中
韓

還
沒
有
外
交
關
係
，
他
就
率
團
來
北
京
，
向
第
十
一
屆
北
京
亞
運
會
提
供
了
贊
助

。
迄
今
他
來
中
國
已
逾
三
百
次
，
到
過
中
國
近
三
十
個
省
市
和
地
方
，
他
諳
熟
中

國
情
況
，
結
交
的
中
國
朋
友
遍
及
各
地
。
本
來
舉
行
大
型
宴
請
活
動
，
雙
方
主
要

嘉
賓
分
別
由
雙
方
各
自
介
紹
，
但
在
去
年
一
次
活
動
中
，
金
漢
圭
在
介
紹
了
韓
方

嘉
賓
之
後
，
竟
然
開
始
逐
一
介
紹
中
方
嘉
賓
，
他
對
人
頭
之
熟
悉
，
情
況
之
把
握

，
如
數
家
珍
，
一
一
道
來
，
使
在
座
者
驚
訝
不
已
。
近
年
，
金
漢
圭
在
傾
力
辦
好

《
中
韓
名
人
論
壇
》
的
同
時
，
還
把
論
壇
活
動
擴
展
到
兩
國
婦
女
界
、
青
年
界
、

藝
術
界
以
至
退
役
軍
人
界
，
擴
大
了
兩
國
交
流
的
領
域
，
並
取
得
良
好
的
成
果
。

金
漢
圭
是
我
結
識
的
韓
國
朋
友
中
為
中
韓
關
係
發
展
做
出
重
要
貢
獻
的
人
士
之

一
。

今
年
是
中
國
人
民
外
交
學
會
與
韓
國
二
十
一
世
紀
韓
中
交
流
協
會
建
立
友
好

合
作
關
係
十
周
年
，
金
漢
圭
從
去
年
起
就
開
始
籌
備
預
定
今
年
在
韓
國
舉
行
的
第

十
次
《
中
韓
名
人
論
壇
》
和
有
關
大
型
紀
念
活
動
，
以
推
動
中
韓
交
流
進
入
一
個

新
的
階
段
。
對
此
，
我
們
抱
以
期
待
。

小時候，對於雲湧風起
的天象，總感到神秘莫測。
遭遇驟然而起的狂風，逆行
時舉步維艱，似乎有大力士
的巨掌在阻攔你；順行時腳
步如飛，好像是羅剎女的芭

蕉扇在搧動你。由於 「風」沒有具象，似乎是
在冥冥中發生的，來無形，去無蹤，摸不着又
抓不住，只有當其作用於他物時才能看出來，
所以就像鬼魅那樣，總把它看作是一種隱形的
怪物。唐代詩人李嶠的筆下的《風》就像一條
燈謎，不着一個字，盡得風流： 「解落三秋葉
，能開二月花。過江千尺浪，入竹萬竿斜。」

成年後，雖然懂得了一些關於 「風」的常
識，但作為不是氣象學家的我們，除了看天氣
預報，知道風向、風速、風的級別以及危害外
，對它又能了解多少呢？如此說來， 「不解風
情」的不單是情竇未開的少男少女，見慣風雲
的我們同樣是 「不解風情」的。

在辭典中，關於風的詞彙俯拾皆是。自然
界中，有微風、暴風、熱風、寒風等等，在四
季中，春風和煦、夏風熏蒸、秋風颯爽、冬風
凜冽，可以說是 「風情萬種」；延伸至社會領
域，有風氣、風骨、風範、風度、風格、風韻
等等，同樣是 「風情萬種」；及至描繪世相，
則有風雲際會、風雲突變、雲譎風詭、叱咤風

雲、過眼煙雲等等，依然是 「風情萬種」。
文學家筆下的風，不僅有情，有趣，充滿了浪漫色彩，而

且揮灑着人文精神。風是自由奔放的，看似無形卻有形，所謂
「風從花裡過來香」。縱橫馳騁無掛礙，翻山越嶺獨逍遙，俯

仰天地有氣韻，穿越時空閱滄桑，偕雲帶雨不執著，花前月下
任徘徊。風是剛柔相濟的，看似無情卻有情，所謂 「東風亦解
人間事」。激揚河海而洶湧，捲起驚濤拍岸；鼓蕩風帆而遒勁
，助推航船遠行；吹拂楊柳而婆娑，逗弄枝葉起舞。宋玉以風
為賦，全文不過五百餘字，卻把風的情致描繪得淋漓盡致，真
正是 「風情萬種」。宋玉不是科學實驗家，不可能從科普的角
度告訴我們風的定義和形成原理以及風的種類和作用，但他觀
察細緻，措辭形象，描繪生動，話中有話，以 「雄風」與 「雌
風」幽默對比，對 「不解風情」楚襄王進行了一番饒有趣味的
譏刺，充滿着濃郁的人文氣息。

氣象學上把空氣的上下運動叫做垂直運動，也叫做對流，
而空氣的水平運動就是風。簡單一點說，風就是流動着的空氣
。空氣水平方向流動，是因為各地的氣溫和氣壓分布不均勻造
成的。空氣流動的規律，是從氣壓高的地方流向氣壓低的地方
。高氣壓和低氣壓之間的氣壓差越大，空氣流動的速度越快，
風也就颳得越大。風是天氣變化的主要因素，不同的風能產生
迥然不同的天氣。地球上除了常年不變的信風和隨季節變化的
季風外，還有颱風、龍捲風、海陸風、山谷風、焚風、布拉風
、乾熱風等形形色色的風。

在科學家那裡，風不僅有害而且有益。風可以調節氣候，
有利於淨化空氣，有利於農事，有利於行船，有利於發電，有
利於種籽傳播等等。有些植物結有蓬莢或絨毛的種籽，如榆錢
、柳絮、蒲公英等等，它們正是憑藉風的吹拂飄向四面八方，
到處播撒種籽以傳宗接代。風是變化的原動力，是希望的製造
者，是活力的發動機。假如沒有風，春天失去了翅膀，夏天失
去了繁茂，秋天失去了成熟，冬天失去了莊嚴。假如沒有風，
節氣無法輪迴，四季不再分明，天地為之渾沌，這個世界將會
變得十分枯燥、萬般沉寂。儘管風會造成災害甚至災難，但對
維護生態平衡來說，風是不可或缺的，人類只能以科學的方式
加以適應和防範，而不能像憂天的杞人那樣庸人自擾，求全責
備。

「夜看霧，晨看掛，近
午看落花」，這是吉林人觀
賞霧凇的經驗之談。吉林霧
凇甲天下，隨着暖冬氣候的
出現，霧凇似乎變得可遇而
不可求了，有時直奔霧凇而

來，卻 「有心栽花花不開」，乘興來失望歸。
兩年前的七九八九天，我特意從南方來到吉林
看霧凇，但松花江沿岸的樹幾天都是光禿禿的
，坐車到三十公里外的霧凇島，除了白雪皚皚
、冰裂水緩的開江美景，霧凇仍是個幻想！出
租車司機對我說，你來晚了，元旦前後能看到
的。

霧凇成為我揮之不去的遺憾，今年元日，
我又長途跋涉來到吉林，放下行李直奔白茫茫
的江邊。東北的夜色來得早，下午四點來鐘，
天就開始暗，五點多鐘就黑得像南方的夜晚八
九點了，刺骨的江風鑽進棉帽圍巾的縫隙，臉
頰、脖子刀割似的疼。在路燈的映照下，清晰
看見吉林大橋在水中的倒影和江面冒起的熱氣
，越晚氣越大，江心永不結冰，這就是 「霧凇
三看」之一的 「夜看霧」了。霧凇形成主要靠
三個條件：江面有足夠的水汽、寒冷的溫度和
無風的天氣。上游的松花江水在豐滿大壩飛流
而下，流經發電的豐滿水電站，產生熱能，蒸
騰的江水浩浩蕩蕩流過市區。水汽上升，遇零
下二十多度的嚴寒凝成細微冰晶，在無風的氣
象下飄掛在江岸樹上（風太大會吹走冰晶），
越積越厚，形成霧凇奇觀。

次日晨，一睜眼，窗外霧氣濛濛，賓館門
前樹杈上都掛了白霜，我趕緊洗漱用餐，出門
一路小跑，嘎吱嘎吱踩着積雪趕到不遠的江邊
。此時，煙靄沉積濃聚，遮天蔽日，籠罩上空

，對岸的高樓大廈鎖在朦朧中，哈，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
萬樹銀花開，好個玉樹瓊花，銀裝素裹的天地！綿延江邊的
綠化帶枝條晶瑩，與地面的積雪渾然一體，再披上薄紗似的
白霧，儼然置身在虛無縹緲的童話世界，這就是 「霧凇三看
」之二的 「晨看掛」了（東北人也稱霧凇為樹掛）。

江邊的人越聚越多，晨曦透過霧幔，各款鮮艷的羽絨服
影影綽綽，玉樹人面，相映成趣，畫下色調極和諧的重筆，
不少專業和業餘的攝影者已經嚴陣以待，取景拍照了。我也
趕緊取出相機，對準婀娜的柳條，尖利的松針，傘狀的柏枝
，一口氣拍了十多張，沒多久，我的Canon傻瓜相機 「罷工
」了，顯示要更換電池，關鍵時刻掉鏈子，急煞人。我是充
足電才來的呀！可能是電池老化，才導致相機怕冷。我趕緊
把相機揣進懷裡，靠大衣、羽絨服和胸膛的熱量來捂熱它，
十分鐘左右取出來，才拍了一張又 「罷工」，還得捂熱，如
此反覆，耗去不少時間，寒天拍霧凇真不容易。還有密密麻
麻滿天飛舞的細微冰晶，掛在樹枝是霧凇，落到鏡頭就是白
點，破壞圖像，用手掌擋在鏡頭上方拍照，略有效果。

我要換個地點觀賞拍照，好心的當地人告訴我，沿江下
游的景色比上游好。謝罷，乘車來到松樺島附近，這裡地闊
人稀，江面稍窄，水中沙洲幾處，少了喧囂，多了野趣。徜
徉拍照間，發現成群的野鴨臥在沙洲邊的薄冰上睡覺，頭掖
在翅膀下，毫不理會四周動靜，而遊人也不忍心驚動它們，
好一幅群鴨臥眠圖呵！晴日當頭，霧氣散盡，霧凇開始化了
，先是朝陽的枝頭，後是背陰的旮旯，一枝一杈的霧凇紛紛
揚揚，無聲落到雪地上，每棵樹半面半面地化，很有次序，
一般上午十點前後化完，再現了 「霧凇三看」之三的 「近午
看落花」。但這句 「看花經」似不完全準確，遇到大霧凇，
中午都化不盡，這時，改為 「晌午看落花」更貼切。

在江城的短短幾天，我看了三場霧凇，過足了霧凇癮，
拍的照片雖不專業，也很美麗。

文友王大姐退休後常常和老
伴旅遊，最近從紐約而台北而上
海而香港，沿路給我發電郵，語
氣興高采烈，教我羨慕之至。日
前她在電郵中說，在上海，朋友
八歲的小女兒跟她玩得特別好。

她要離開他們家時，女孩子攔住門哭。叫她好傷感。
後來女孩跟爸爸說：王阿姨好玩。我靈機一動，將
「好玩」二字拈出，樹之為晚年人生的理想境界。人

到晚年萬事將休，回到母校，給莘莘學子講課，事後
如果被少男少女們稱為 「慈祥」，已算走運。但如果
被天真爛漫的孩子描述為 「好玩」，則是高級得多的
獎賞。

據公認的標準，晚年的生活質量，以 「五老」為
根底：老本，老伴、老友，老健，老興。前四種中，
老本是此前積下的，如今金融市場全面低迷，除非搶
劫銀行，大發的機會極為有限，細水長流就是；至於
老伴，老友，老健三項，都不是自己作得主的，只好
多叩拜老天爺，請他福澤廣披。說來說去，只有老興
，純然取決於本人。 「老年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
擎蒼」，那是蘇東坡才有的風流。現代人，只好因地
制宜地 「興」，興於詩、山水、蹦迪、冥想、瑜伽、
戀愛、琴棋書畫、花草樹木、寵物、旅遊、盆栽插花
、唱戲，均無不可。

不過，最美好也最便捷的，就是像我可愛的王大
姐一般，興於玩──和小孩子玩。如果說 「慈祥」，

即無戾氣，寬容，豁達，是老人家可愛的初級階段，
那麼，好玩，就是高級階段，和小孩玩，須變為小孩
。常言道人愈老愈能 「還童」，指的乃是心理較為脆
弱，愛依賴人，那並不足取。我們要的，是天真無邪
的童真，純潔如深山谷裡的潭水，映照着清朗的天和
坡上的花草，苦難與煩憂沉澱在底裡，怎麼攪動也不
會再度泛起，破壞樂天、感恩的心情。他們每天充滿
頑皮的計劃，幼稚的盤算，他們身體力行，和小孩子
一起過家家，跳房子、抓子兒，捉迷藏，放風箏，極
為投入，卻不是為討小傢伙喜歡而降低身段，他們從
中挖掘到清澈如童話的快樂之泉。暮年回首，不堪虛
度此生的悵惘；好在，前行時有小天使般的孩子相伴
，以玩為中心，好歹賺得當下也就是永恆的幸福。

健康長壽，是古今中外各界人士
的共同夙願。對封建社會 「君臨天下
」擁有至高權威的皇帝們而言，當然
更是壓倒一切的 「重中之重」。所以
帝王們幾乎個個不惜財力、人力和物
力，千方百計絞盡腦汁尋求 「長生術

」：從秦始皇的 「求仙路」、漢武帝的 「長生夢」到大
唐宮廷研製 「長生不老藥」、明世宗 「深宮煉仙丹」等
等，可謂無所不用其極。可惜事與願違收效甚微，歷數
我國從夏禹至清末五百位大小帝王，活到七十歲以上的
僅為九人，只佔百分之一點八，可謂 「帝王七十古來稀
」；仔細盤算，中國皇帝的平均壽命只有可憐的三十九
點二歲，比古代社會平均壽命還要短得多！

這就怪了！從飲食營養、居住環境到醫療條件看，
帝王們面臨的都是當時最高級的 「極品」享受，個個過
着養尊處優的 「幸福生活」，何以卻如此短壽呢？答案
恐怕只有一個：他們的健康狀態太差！造成皇帝體質羸
弱的關鍵，除了宮廷競爭（主要是皇權的爭鬥）導致其
生存壓力過大、出現人格異化乃至精神分裂等原因外，
主要的根源是體質的 「先天不足」和氣血兩虧：好吃懶
做加上過早、過濫的性生活，嚴重摧殘了他們 「龍體」
的安康。誠如學者王充所言 「氣厚則體強，體強則命長
；氣薄則體弱，體弱則命短。」即使有御醫精心診斷調
理並供應各種滋補壯陽品和所謂 「春藥」，也無濟於事
，他們血液中睾酮的濃度長期處於生理平衡值（四～十
二微克∕血漿升）的下限水平，如此下去當然就未老先
衰、病入膏肓直至 「英年早逝」了。正所謂 「福兮禍所

倚，禍兮福所伏」！
但也有例外──歷史上也出現過幾位長壽皇帝，不

過他們絕對是 「鳳毛麟角」。自秦以來兩千多年間活到
八十歲以上的皇帝只有四位：梁武帝蕭衍八十六歲，唐
朝女皇武則天八十二歲，宋高宗趙構八十一歲，清高宗
乾隆八十九歲。研究一下這些長壽皇帝的長壽秘訣，不
無意義。

梁武帝蕭衍（四六四─五四九），是一位政治開
明、勤政自律的開國之君。蕭衍一生文治武功多才多藝
，他撰寫的《通史》就長達六百卷。蕭衍長壽原因可以
歸納為三點：其一，他崇尚佛道，天天吃素，每天只吃
一頓粗米飯，忙的時候就喝點粥充飢，如此生活當然遠
離高血壓、高血糖、心臟病之類的 「富貴病」；之二，
他心胸開闊為人善良，對皇室成員和下屬頗為關愛，所
以心情清靜平和無 「內亂」之憂；其三，他五十歲後便
疏遠房事，不近女色，這就保證了他的健康長壽。

說起一代女皇武則天（六二四─七○五），雖然
見仁見智眾說紛紜，但她作為中國歷史上傑出政治家的
地位卻毋庸置疑。她經歷了太宗、高宗、中宗、睿宗四
代，她的長壽與其長期注重體育鍛煉及參禪修心不無關
係。加上武則天胸襟開朗豁達大度，興趣廣泛樂觀進取
，事必躬親勤於思考，這一切都使她的身心不易老化，
為健康長壽奠定了基石。武則天很注重養顏，自己研製
美容秘方，終生保持青春容貌，到晚年仍不顯衰老，
《新唐書》上說她 「雖春秋高，善自塗澤，雖左右不悟
其衰」。這種「愛美」情結也為她的長壽助了一臂之力。

宋高宗趙構（一一○七─一一八七）名聲不好，

因重用秦檜、殺害岳飛至今遭人咒罵，但他是大宋朝唯
一一名長壽皇帝卻是事實。趙構是宋徽宗第九子，成長
於國家昌盛年代，他先天稟賦厚實，又經後天精心調理
，加之其精通醫術和養生，清心寡慾，所以在歷經國破
家亡、母親被俘等一系列變故後仍能鎮定自若，在半壁
江山上建立南宋並與敵抗衡，活到八十一歲高齡。明代
學者龍遵敘在其《食色紳言》一書中談到趙構長壽時說
： 「高宗長壽，乃其先天稟賦厚和後天寡慾養生所致」
，誠者斯言！

至於大名鼎鼎的乾隆皇帝──愛新覺羅．弘曆（一
七一一─一七九九），作為長壽皇帝之最，更值得一
議了。乾隆的長壽與運動、營養、愛好、心情密不可分
。乾隆文治武功樣樣精通。他興趣廣泛，旅遊、狩獵、
詩詞、書畫無所不好，一生撰寫五萬多篇詩文，在帝王
中可謂絕無僅有。他尊為 「天子」號令華夏，身邊佳麗
如雲美酒無數，卻能不戀酒、不迷色。他起居飲食遵循
規律，注重進補又能適時適量。他一生六下江南、五遊
五台山、三登泰山，在交通落後的當時，這些舉動豈是
易事？如此頻繁的文體活動，不僅使他開闊了視野、磨
練了意志，也陶冶了情操、增強了體魄和健康，為他的
長壽奠定了基礎。直到暮年，他依然耳聰目明四肢靈便
，八十多歲還能外出狩獵，臨終前幾天尚在寫字讀書哩。

接近耄耋之年時，乾隆自詡 「千古第一完帝」，並
根據切身體會總結出著名的 「養生四訣」：吐納肺腑，
活動筋骨，十常四勿，適時進補。其 「十常」即：齒常
叩，津常嚥，耳常撣，鼻常揉，睛常轉，面常搓，足常
摩，腹常運，肢常伸，肛常提。 「四勿」乃是：食勿言
，臥勿語，飲勿醉，色勿迷。這 「十常四勿」，在今天
看來也完全符合現代科學養生之道。如果要概括乾隆皇
帝的長壽秘訣，應該是心胸開闊、堅持鍛煉、生活規律
、少近酒色這四條。正是鑒於此，他才能執政六十年、
享年八十九歲，親歷七世同堂的天倫之樂，堪稱皇帝中
快樂的 「長壽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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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的
盛
錫
福
帽
店
只
是
個
分
店
，
而
其
總
店
則

在
天
津
，
是
由
山
東
人
劉
錫
三
於
一
九
一
一
年
在
天
津
創
辦
的
。
南
京
盛
錫

福
店
的
門
面
雖
不
很
大
，
但
店
堂
的
進
深
卻
不
小
。
在
其
營
業
廳
內
立
有
一

根
大
柱
，
上
鑲
有
一
面
銀
鏡
，
供
願
客
整
冠
。
這
家
帽
店
的
帽
子
春
夏
秋
冬

、
男
女
老
少
等
各
種
款
式
一
應
俱
全
，
天
天
顧
客
盈
門
。

南
京
舊
帽
業
在
抗
戰
勝
利
後
，
因
國
民
政
府
忙
於
傾
全
國
之
力
進
行
內

戰
，
致
使
國
統
區
處
處
惡
性
通
貨
膨
脹
，
社
會
動
盪
，
從
而
有
的
倒
閉
，
有

的
轉
產
，
剩
下
的
也
都
是
有
一
日
沒
一
日
地
在
那
裡
苟
延
殘
喘
，
直
到
南
京

解
放
後
，
才
步
入
了
一
個
新
的
發
展
時
期
。

我與金漢圭會長 延 靜

不
解
風
情

王
兆
貴

長壽的皇帝們 徐秀麗

好
玩
境
界
劉
荒
田

石城舊帽業 季旭東

天
寒
地
凍
賞
霧
凇

霍
無
非

二〇一〇年三月十九日 星期五

松
花
江
霧
凇
（
攝
影
）

霍
無
非

墨魚之舞（攝影） 怡 然


